
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

和曹雪芹交往的诗友中，现知除敦敏、敦诚兄弟及张宜泉外，尚

有明义。明义的兄弟明琳也和雪芹相识，但尚未发现有任何赠曹之

诗。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有《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题下自注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

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

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这条注文之重要，不下于其二十首绝句本身。首先，明义明白无误地

肯定说：《红楼梦》是“曹子雪芹所撰”。书名《红楼梦》，不是《石头记》

或《风月宝鉴》或《金陵十二钗》。其次，书中所记“风月繁华之盛”的

故事，发生在雪芹先人的“江宁织府”内，或根据“江宁织府”中的事迹

而编写。第三，“大观园”在南京，其故址即“随园”。这些话当然都是

雪芹自己告诉明义的。否则住在北京的明义怎能知道曹家上世在南

京的事。最后，明义说雪芹所撰《红楼梦》稿子并未传出来，很少人知

道，不像后来的《石头记》似的，钞本陈列在“庙市”中可以索价“数十

金”。上述四个要点，下文在谈到有关问题时还要详论，现在姑作提

要式说明如上。

二十首七绝的内容，除第一首作为总冒，末两首谈到全书结局，

略加评论外，其余十七首则每首说明书中一段情节或一个故事。这

些故事，一、有的为今本《石头记》中所有；二、有的则今本所无；三、有

的虽有而情节不同；四、有的则因诗句意义不够具体，不易对出所指

为哪一个故事。很明显，上述第二种情况，即今本所无者，已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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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明义的诗一句总之，今本

第三、第四种情况，指明原稿已被改动。

但是，这二十首诗中所透露的初稿内容固然重要，它所未说到的

而今本所有的重要情节，在研究《红楼梦》成书过程中更有意义。例

如，像元春省亲这样重要的故事，在明义的诗中竟丝毫未提及，不但

省亲事未提及，连可卿之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王熙凤在尼庵弄权贪

贿，害死一对青年；又愚弄贾瑞，引诱他“正照风月鉴”，磨折而死；其

他如刘姥姥进荣国府；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警幻的“十二钗”正副册

子，听演《红楼梦》曲子等重要情节，都没有反映在这二十首七绝之

中。

也没有触及。

但为什么要以二十三回为分界线呢？

明义的诗开宗明义第一首就谈大观园，而今本《石头记》或《红楼

梦》把宝玉和姐妹们放进大观园中去活动是在元春省亲以后传旨让

宝玉等住入园中的。此事发生在二十三回。在这以前，除了元春省

亲和因此而修盖此园外，书中男女主角的活动都在荣国府内。而明

义的诗没有一首涉及荣国府，一开始即从大观园说起，可见雪芹给他

的《红楼梦》钞本，故事全在大观园内；不但没有“甄士隐”、“贾雨村”、

“太虚幻境”、“一僧一道”，等等寓言神话故事，连“荣国府”、“刘姥

姥”、“秦可卿”以及“风月宝鉴”的关键人物“贾瑞”都不在内。明义诗

中没有说到的情节比他说到的更引人注意。但明义见到的钞本虽然

似乎缺少《石头记》中前二十多回的故事，但末了的结局却已具备，不

像传世《石头记》八十回以后全无下文，成了断尾巴蜻蜓。而从这个

钞本的结局看来，则大观园故事之前显然也还有一些故事，包括“通

灵宝玉”的来历等等，所以明义二十首诗内容之中所缺情节，也不能

即认为钞本中也无此情节。但今本《石头记》二十三回前所有故事均

付缺如，则不能不令人认为他所见钞本显然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初稿。

这个初稿《红楼梦》的约略内容，据明义的题诗，我们可以极其简

单地，真正是“挂一漏万”地试测如下：

第七首诗说到《金钗正幅图》，但下文说到“题诗”而无太虚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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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红院里斗

曈昽日影入帘多。

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

第一首：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

春风秋月总关情。

这首一开始就讲大观园，连“快绿”“怡红”的名称都已定下来了。在明

义所题的组诗中它是开场白，则可知在雪芹的钞本中故事也是从大观

园开始。尽管书中主角从大观园里出场亮相之前还须交代一下各人

的背景历史，但那是可以由作者用第三身的地位来补叙的。园中人物

所关心的无非是“春风秋月”，这就为书中主要故事定下了调子。

第二首：

年）的盛况，而

这是第一首讲到具体人物的诗，而又一次指明“怡红院”。故事一开

始即为大观园中人物活动情形。传世《石头记》中的大观园要到第十

八回才造成，宝玉和姐妹们要到第二十三回才搬进去住。而且怡红

院是宝玉独住之处，并不是“娣娣姨姨”“斗娇娥”的地方。诗中绝不

提起最重要的“元春省亲”故事，可见雪芹的初稿《红楼梦》中尚无这

一故事。因此事是借以写康熙南巡，驻跸曹家（

南巡事在雪芹生前八年，自不可能由他记述此事。这可证明雪芹初

稿中无“省亲”故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明义的题诗证明了我在别的

并入《石头记》中的。

文章中屡次提到：“省亲”故事是由脂砚斋提供素材，再由雪芹编写，

由此也可以见雪芹给明义的钞本《红楼梦》是

一部比较早的稿子。其内容情节大都是雪芹的创作，即脂砚斋在七

（红楼梦探源〉》、《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诸文。

月号，年参看《新华月报》 页。又见《红楼梦探源外编》之《我怎样写

①这个“斗”字是姑娘们互相争艳斗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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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林姑娘有没哭过？宝玉去

十一回评语中所指“真事欲显，假事将尽”的“假事”。

由第二首的内容看来，似乎在初稿中“怡红院”本来是好几个姐

妹住的地方，故有“娣娣姨姨”“斗娇娥”的情节，但好景不长，恍如一

梦。《红楼梦》的“红”字，似即从“怡红院”的“红”字而来。在后来增

删本的《石头记》中，为了展开更广阔的活动场面，使姐妹们各有住

处，较大的怡红院改由宝玉去住。

就明义的全部题诗来看，这第二首也只是说一般情形，没有指明

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所以仍可以视作这二十首组诗的总冒。试看以

下各诗，就更清楚了。

第三首：

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

曾否泪沾襟。

从此诗开始，咏书中具体故事。知道林黛玉已住入潇湘馆。（原名

“潇湘别院”？）宝玉（诗中省主语）听说她病了，晚上去看她。在未见

她之前，先问她的侍女（紫鹃？雪雁

看黛玉，在今本二十六回、二十九回、三十回中都有此事，但都在白

天，不像诗中所咏为“晚沉沉”。第三十回前段宝玉到潇湘馆问紫鹃：

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

“妹妹可大好了？”紫鹃说：“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只

这大概是此诗内容的根据。初稿与今本

的不同只是把“晚沉沉”改为”毒日头地下”，把向侍儿问哭改为问病。

这样的修改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改变情节。

第四首：

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雨（两

把，扇纨遗却在苍苔。

梦探源外编》。

参看拙作《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红楼梦研究集刊》第 期，亦已收入《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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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访黛玉

，今本则说她“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则显

这首咏“宝钗扑蝶”，明白无误。但据诗中所咏，则与今本颇有不同：

如此钞本说宝钗用“纨扇”

然是折扇，因纨扇藏不进袖中。题诗说“小蝶”，而今本则改为“一双

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但最大不同是明义所见钞本有“过墙”、“遗

扇”，而无今本中她到滴翠亭边听小红的私情话，又假装追寻黛玉的

重要情节。明义题诗二、三句似乎说：宝钗见花，努力折了两把，因此

把扇子忘在地下了。却没有说她听见小红与坠儿的对话，急智中使

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嫁祸于黛玉。宝钗遗下的纨扇不知在钞本中

如何发展成别的情节，在今本中已被删改了。再者，今本“宝钗扑蝶”

事在第二十七回，钞本《红楼梦》则在三十回的故事之后。

第五首：

侍儿枉自费疑猜，泪未全收笑又开。三尺玉罗为手帕，无端

掷去复抛来。

此首咏黛玉。在今本中，情节与所咏内容相近者为三十回前半宝玉

两人对泣，宝玉用衫袖拭泪，黛玉将一方绡帕摔给宝

玉。但今本无“三尺玉罗”“掷去抛来”之文，显然已删改。

第六首：

儿唤玉狸。忽向内房闻语敬，错认晚归薄醉帽颜（檐

笑，强来灯下一回嬉。

因平仄改为“扇纨”。

是小犬，“哈吧儿”也是小犬，则“ 儿”即是袭人。“玉狸”是猫，但不

第三十七回怡红院的
”

丫头们把袭人叫做“西洋花点子哈吧儿”。“

在初稿中“ 儿”和“玉狸”是怡红院中某两个丫头的绰号，正如今本

这首所咏情节全不见于今本，亦无类似故事可以比附。一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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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早在第五回，所见

写麝月一人。有（在）袭人出嫁闲闲一段儿女口舌，却（只

知指哪一个丫头。这些绰号，在今本中都已不用了（袭人的绰号只一

见）。①

第七首：

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

嬴（赢）得静工夫。

金陵十二钗图》名为正册

副册，而此钞本则名为“正幅”。末句旨意不明。是不是说宝玉梦中

阅图时警幻（或别人）命他“题诗”，因而“赢得静工夫”？

第八首：

帘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

开镜与梳头。

麝月。此

今本第二十回：春节期间晚上宝玉屋子里的丫头晴雯等都出去赌钱

了，只有麝月留着照看屋子，不出去玩，宝玉替麝月篦头。当时宝玉

等尚未搬人大观园。钞本《红楼梦》初稿中“梳头”故事在“扑蝶”诸事

之后，似发生在怡红院中。留在房中梳头者原为小红而非

一故事在脂京本中极重要，占了两页，包括十多条评语，其中最长的

一条双行小字墨评长达三百十八字，透露出不少下半部的故事。如

长评开始说：

玉狸可能指晴雯。第一句说宝玉某晚在人家喝得醉醺醺回来，错认袭人为晴雯，

宝玉误以袭人为黛玉

向她诉说衷情，因此引起了袭人妒意，向王夫人告密。今本已把宝玉诉情对象改为黛玉，

故有三十七回袭人向王夫人离间黛玉之语。此诗后两句似指怡红

男女院中另有袭人的朋友，所以袭人出来挡住宝玉，但宝玉早已听见里面（袭人的房内

笑语声，故袭人引导他到“灯下一回嬉’，以便使房内客人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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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实出现得较后，即已在大观园中。上文说到晴雯讥讽

石头记》旧稿中

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

小敝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有）“好歹留

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

页。）年影印本第

页）这一回的下半回文字有一部分显然是从

在这之前，正文有“宝玉听了（麝月）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句旁

有朱批云：“岂敢”。下面正文麝月说：“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

句旁朱评云：“全是袭人口气，所以后来代任。”接着是写宝玉为麝月

篦头，被晴雯进来撞见，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到（倒）上头

了。”这些都是八十回后的伏线。这个故事在明义所见初稿中写在宝

玉等已搬入怡红院的较后文字中，雪芹在改写时把它提前到二十回

中。这一回中还有别的情节也引起脂评透露八十回后文字。如“宝

玉正和宝钗顽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下面双行小字墨评云：

“凡宝玉、宝钗正闲相遇时，非黛玉来即湘云来⋯⋯若不如此，则宝玉

久坐忘情，必被宝卿（钗）见弃，杜绝后文成其夫妇时无可谈旧之情。”

（第

页）这是明明点出这段文字出于

合并过来的。证据是评黛玉、宝玉口角时一段文字：“宝玉⋯⋯打叠

起千百样的软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开口⋯⋯”句旁一条朱评

说：“石头惯用如此笔仗。”（第

“石头”之“笔”。另外有一条脂评，证明“梳头”故事在《红楼梦》初稿

麝月“交杯

盏还没吃，到上头了”，句旁有朱批道：“虽谑语亦少露怡红细事。”（第

四四三页）在这一回中宝玉还没有搬进怡红院，怎么“梳头”斗嘴是

“怡红细事”呢？可见写此批时，脂砚斋脑中只记得雪芹此段故事是

写宝玉已住入怡红院的活动，却忘记这一故事已并入《石头记》的二

十回中，以致在“大观园”尚未向宝玉和姑娘们开放之前，竟忘乎所以

地把宝玉在荣国府的活动评为“怡红细事”了。

《红楼梦》和脂砚斋的

由上述证例，似乎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最初有曹雪芹的

石头记》（或《风月宝鉴》）。后经雪芹把二书合

并，“增删五次”，不断加工，遂有传世的八十回之书。明义的这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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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证明宝玉为麝月篦头的故事原发生在他迁入怡红院之后，后来被

袭人嫁后留下麝月的情节前后呼应，故不得不把“小红”改为

提前合并在二十回中；并且显然有所补充，有所发展，使与八十回后

麝月，但

亦可见旧稿中小红和宝玉原是很亲近的，所以在后半部书中她到狱

神庙去救他出来。

第九首：

红罗绣缬束纤腰，一夜春眠魂梦娇。晓起自惊还自笑，被他

偷换绿云绡。

这和今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明义

所见故事中袭人的“自惊还自笑”，今本中已经删去，改为宝玉笑他

“夜里失了盗也不晓得”。据题诗，似乎袭人也认识蒋玉菡。若和他

毫不相干，又何至“自惊自笑”呢？

第十首：

影，笑语入户愁惊座上人，悄来阶下慢逡巡。分明窗纸两

纷絮（拿）听不真。

致相同，分析心理则与今本

此诗咏林黛玉到怡红院而未能进去之事。今本在二十六回。故事大

石头记》不尽一致。此诗首句似说黛玉

不愿惊动宝玉已有的客人而故意不进去，且已来到院内，在阶下徘

徊。初稿还描写黛玉在窗外看见映在窗纸上一双耳坠子的影子，可

见客人坐窗边，灯在人的里面，写得极真极细，决不是明义写诗时杜

撰出来的。与今本二十六回不同之处是：今本中她看见关了怡红院

院门，两次打不开，晴雯还说是二爷吩咐，不许放人进来。后来又见

开门送出宝钗来，使她更为感伤。

这个故事在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中在袭人系蒋玉菡的茜香罗

汗巾之后，而在今本中则在二十六回，即在“茜香罗”之前两回。“宝

钗扑蝶”是在明义组诗的第四首，即在此诗之前六首，而今本“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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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因此而伤心并迁怒宝玉。但三、四两句所咏情节不符合玉玉 钏儿

第十二首：

钏亲尝莲叶这两首所咏其实是一个故事，即今本第三十五回“白玉

钏儿投井而死；“玉正愁”指其妹羹”的故事。第十一首的“金残”指金

故事在二十七回，即在此诗所咏黛玉被拒之后一回。这些前后秩序

之不同，说明雪芹在增删加工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剪裁配合的工作，使

读者觉得全书是无缝的天衣，而不知作者是集锦而成此百衲啊！

第十一首：

可奈金残玉正愁，泪痕无尽笑何由？忽然妙想传奇语，博得

多情一转眸。

小叶荷羹玉手将，诒（绐）他无味要他尝。碗边误落唇红印，

便觉新添异样香。

送饭来与宝玉时的一段会话：宝玉当时并无“妙想奇语”，只是说些温

存体贴的话以安慰玉

玉不叫

钏。倒是第二十八回开始两页黛玉误会昨晚宝

丫环开门请黛玉进去，第二天在园中她总不理他，宝玉叹道：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才回头接口。明义此诗所咏，倒像是这

一情节。但对玉钏当然不必说那样的话，则原文的“妙想奇语”在《石

头记》中显已改去。

第十二首诗中所咏情节和今本三十五回所叙大致相同，惟第三

句为今本所无，可能改写时被删去了，也可能是明义想当然耳的增

益。

第十三首：

拔取金钗当酒筹，大家今夜极绸缪。醉倚公子怀中睡，明日

相看笑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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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嫁后，有‘好歹留着

花事

这首咏怡红院夜宴，在《石头记》六十三回。但第一句与今本所写情

节稍异，今本行酒令用竹筒抽签，签上刊有旧诗句，适合得签者身份。

明义诗首句套用白居易诗“醉折花枝作酒筹”。第三句则指芳官醉后

被袭人扶在宝玉榻上睡了，次早袭人笑她不拣地方乱挺下了。今本

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各人签上的谶语，暗示八十回后故事的线索。如

探春签文有注说：“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说她：“你也是王妃不

成？”后半部书中探春亦嫁为“妃”。又如麝月签文为“开到荼

了”，意为群芳之殿，与二十回脂批所显示的后半部情节相符：“故袭

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参看上文）又

如脂评中透露末回《警幻情榜》上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黛玉的考

语为“情情”，却从不提宝钗的考语。此回中宝钗抽得签文是：“任是

无情也动人”。可以推测：这“无情”二字，便是《警幻情榜》上宝钗的

考语。当然，明义所见的钞本中只有“拔金钗当酒筹”的简单情节，而

没有掷骰抽签、签文暗示后文伏线等种种细节，可见这正是雪芹后增

部分，而“拔金钗”故事则属于后删的部分。

第十四首：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

今日较差些。

此诗首句以桃花比病容，在今本《石头记》第三十四回有此描写：黛玉

在宝玉送她的旧手帕上题了三首绝句后，“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

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

由此萌。”黛玉写此诗已在黄昏掌灯时，故明义诗第二句说“午汗”又

不相当。下面两句，似乎说宝玉去问病，黛玉安慰他说好些。这些情

节书中随时可有，但前八十回中却没有一处有这样具体的描绘。因

此可以认为：此诗所咏内容已在八十回以后。

第十五首：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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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诔》文见于七十八回，这首咏晴雯，绝无可疑。在《石头记》中，

偏少默时多。

这首大概是咏凤姐。但全诗只写她的性格容态而没有说具体情节，

不易确定是指某回某事。

第十六首：

生小金闺性自娇，可堪磨折几多宵？芙蓉吹断秋风狠，新诔

空成何处招？

已接近 十回钞本之末。但在明义的题诗中，后面还有四首，而且末

两首所咏内容不见于前八十回，可见明义所见的钞本不止八十回

实际上，明义已见全书的初稿。

第十七首：

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

多个帐儿纱。

这一首所咏是第三回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情形。当时宝玉黛玉都还

小，贾母把黛玉安置在碧纱橱里，宝玉要求“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

贾母答允了。可见诗中的“帐儿纱”即是碧纱。但这首诗何以排得这

样后，不可理解。可能这一组诗誊清时次序搞乱了，初钞时不见此

诗，钞到第十六首以后才发现，才补钞上去。

第十八首：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

卿沉痼续红丝？

此诗所咏已是八十回后黛玉重病垂危情形。《葬花吟》是谶语，曹棠

村在二十七回的小序中早已点明“《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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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政治教育意义。明义在当时即已看出 红楼梦》不只是

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青蛾红粉归何处？馔玉

惭愧当年石季伦。

引。”（脂京本）“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

也。”（脂残本）此诗后面两句指黛玉已垂危，似乎宝玉去探病，见她已

无望了，故有末句。

第十九首：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

（纵）使能言亦枉然。

在这二十首组诗之中，这是最重要的一首。第一，它说明雪芹给明义

的《红楼梦》钞本已把全书写完，青埂峰下的顽石已回到原处，故事已

经结束。第二，诗中藏“石”“能言”三字，用《左传》昭公八年传：“石言

于晋魏榆”的典故，暗示这是一部批评政治的书。前人用此典故者，

如李商隐诗：“他时须虑石能言。”白居易诗：“石不能言我代言。”赵翼

诗：“石能言语果为灾。”陈维崧文：“石何言于晋国？鹤无语于尧

年。”

谈情之书，实有政治意义，颇有卓识。

第二十首：

以全部组诗的排列次序而论，这一首既然列在最后，则应该是全部组

诗的总结，，也即是所咏故事的结束。但从以前各诗所咏故事情节而

论，第十九首既已说到“石归山下”，似乎主角宝玉已完成了他在尘世

美可比于玉。

李白《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馔玉”亦作“玉馔”，言食珍

编者按：茅盾先生 年底为文指出：“石能言”典故乃吴世昌先生首先查获。

指出明义这首诗的重要性，说明他暗用《左传》昭公八年的典故。见《红楼梦探源外编》。

年初，中国新闻社向我组稿，我在《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一文中，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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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当年邴曼容” 和“强把先生拟季伦”

活动的任务，回到警幻仙子那儿销了差，早已脱离人间，所以“纵使能

言亦枉然”了。而此第二十首绝句却还在谈人世间的荣辱存亡，则其

所指情节自应在第十九首中情节之前。可知最后这两首的次序应该

对调。

这首诗第一句说书中人物的富贵生活好景不长，也即是所谓“天

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次句说“王孙瘦损”，当然是指宝玉后来穷困的

情形，即第十九回脂评谓“寒冬咽酸齑，雪夜围破毡”。第三句的“青

蛾红粉”可以泛指美人，但在这里“青蛾”指黛玉。因古人以“蛾眉”代

女子， 而“黛”和“颦”都是“眉”的代词。“红粉”指一般女子，这里当

指宝钗。虚设一问“归何处？”可见黛、钗均已不与宝玉在一起了。在

上面第十八首绝句中已咏黛玉之死：第十九首中指明“金姻”也和“玉

缘”一样如梦如烟，则宝钗也已脱离“瘦骨嶙峋”的宝玉，消逝于淡梦

轻烟之中了。末句“惭愧当年石季伦”，乃是套用苏东坡的两句诗：

。明义套用这两句诗，

似乎指宝玉虽也像石崇那样为了美人的缘故而被捕入狱，但还能侥

幸保全性命，没有像石崇那样与绿珠“白首同归”。

义所见的

果真如此，则明

红楼梦》钞本中，书末宝玉之被捕，可能有牵涉到书中女子

的复杂情节，可惜永远失传了。但也很有可能这末首绝句，是指宝玉

自狱神庙出来时，只落得群芳消散，瘦骨仅存，虽然侥幸未死，而生趣

已薄，也就只好像甄士隐、柳湘莲一样逃入空门了。

明义的这一组七绝和诗前的自注（可视作小序）提供了不少有关

雪芹所著《红楼梦》初稿的材料。他帮我们解决了长久存在的问题，

如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按邴曼容名丹，《汉书 儒林传》说他传《易经》，著清声。

苏诗上句云：“吾今官已六百石”。苏轼好用“惭愧”，乃侥幸之意，如《山村五绝》之三：“老

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东坡集》卷四。又《浣溪沙》云：“惭愧今年二麦丰”。参

看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惭愧”条。

《书王晋卿画“山阴陈迹”》。按原诗末句云：“聚蚊金谷本何人？”亦指石崇故事。

④戚蓼生的《石头记序》说黛玉“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桑娥”指“采桑城南

隅”的罗敷。“石女”指石崇家的舞女绿珠，殉石崇，坠楼而死。

第 13 页



更不要说拿别人早已发表的说法作为自己的“创见”，乃至

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首先，如果他这二十首七绝是按所咏故事的

前后次序排列的，而钞录这些绝句时没有颠倒了次序，则反映了雪芹

初稿《红楼梦》中的故事和今本《石头记》的内容的安排不同。其次，

这部小说究竟应该称为《红楼梦》抑或《石头记》？我们如果结合全部

脂评来看，称它为《石头记》似乎是有道理的。但“石头”是谁？“记”

者又是谁？《石头记》中故事，是否全是“石头”所“记”？曹雪芹如果

不是“石头”，他在这部大书中的贡献占多大比例？仅仅是“披阅十

载，增删五次”而已吗？他所“增”的材料从何而来？所“删”的部分是

谁的作品？这种种复杂的情形，再加上各期脂评所透露的此书成书

的过程、执笔的作者和素材的来源，难道只要用一个耸人听闻的“谜”

字就可以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吗？“成名”也许可以，但对于《红楼梦》

的研究，究竟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是增加了一些思想上的混

乱？

捏造无稽的谣言（如云“到国外撰文去和⋯⋯争论”）作为攻击别人的

靶子了。

我们如果假定明义的二十首诗中除第十七首被钞错了地位，第

十九第二十两首应互易次序外，其作十七首所咏故事都是按雪芹《红

楼梦》钞本内容次序排列，则可推知雪芹这个初稿内容和经他增删的

《石头记》有许多情节不相同。这个初稿所叙述的，如以明义题诗为

根据，对比传世《石头记》，可以测知有下列各回的故事：

题诗次序

四

五

七

八

九

《石头记》回次

二十三回

二十三回以后

二十六回、三十回

二十七回

三十回

五回

二十回

二十八回

儿”

故事情节

总叙大观园的活动背景

怡红院中姐妹活动

宝玉至潇湘馆问黛玉病

宝钗扑蝶，细节不同

宝玉往访黛玉，二人对泣

今本无此故事：“错认

与今本细节很不同

宝玉与小红梳头（今改为麝月）

蒋玉菡的茜香罗给袭人系腰

一

二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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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二十六回

三十五回

三十五回

六十三回

三十四回

不能确指

七十八回

三回

八十回后

末回

末前一回

从上表看来，曹雪芹给明义的初稿《红楼梦》钞本，其中主要故事发生

在第二十三回以后，即宝玉和姐妹们迁入大观园居住以后，直至全书

结束。故事发生的前后次序，也与《石头记》有所不同。今本第三十

五回以后，直到七十八回，除六十三回的怡红夜宴外，共四十二回书

的故事，在明义的题诗中全无反映。当然，明义可能只挑一些他有兴

趣的故事加以题咏，并非为主要情节作提要。也有可能明义做的诗

本来不止这二十首，钞存时作了选择。尽管把这些可能性都考虑进

去，仍不能不令人觉得雪芹这个初稿是比较简略的，并且在把这些故

事编入《石头记》时，雪芹作了精细的加工增删，作了前后次序的调

整。至于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虽然只有最后三首七绝说到，却透露了

雪芹已把全书故事大体上写完（石归山下）而且点出了此书宗旨：“石

能言”。

但是明义的诗对于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尤其是像“元春省亲”

这样重要故事的毫无反映，却不能用“可能这样”“可能那样”的偶然

理由来解释开去。那只能是在雪芹生前亲见“省亲”故事的“蓝本”

（即康熙南巡驻跸曹家）的人才能“借”以写此故事，而雪芹之生也晚，

见不到南巡，自不能凭空想以写此事，故可知雪芹给明义的《红楼梦》

钞本中根本没有写“省亲”故事，不是有此故事而明义未加题咏，也不

是明义已写题咏而没有收入《绿烟琐窗集》中。“省亲”故事究竟是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共尝荷叶汤

黛玉到怡红院，未进去，宝钗先在

投井后，玉 恨宝玉

宝玉哄玉

怡红院夜宴

黛玉添病，情节不同

笼统咏凤姐，无具体情节

晴雯夭亡，宝玉写《芙蓉诔》

黛玉初到贾府与宝玉共同生活

葬花词》成谶，黛玉垂危、亡故

故事结束，宝玉返归青埂峰下

宝玉从狱神庙出来，黛死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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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正文下面有双行小字脂评说：

所写，《石头记》中本有内证。脂京本、戚序本第十八回写元春在大观

园内，“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说不尽太平气象，富贵风

流”以后，忽然插入下列一段作者自白：

观者诸公亦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

若不亏癞僧跛道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

《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即不作

可想而知矣⋯⋯且说正经的为是。

自“此时”以下，皆石头之语，真是千奇百怪之文。（第

页）

，又上文“此时自己回想当初”一段正文上

然后正文接下去叙述贾妃游园情形：即上文所谓“且说正经的为是”。

可见此回作者，亦即“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的那块“石头”。故

脂评点出：“自‘此时’以下，皆石头之语”，实则夫子自道，评者即是

“石头”。下文讨论各处匾灯题词，为何用宝玉所作者，正文中又插入

作者口气道：“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以下即叙元春未入

宫前教过宝玉念书，在句旁朱批即说“批书人领至（到）此教”，证明宝

玉即为“批书人”。上面正文中的“蠢物”下有双行小字评云：“石兄自

谦，妙！可代答云：‘岂敢！

何笔力！”

面有眉批云：“如此繁华盛极，花团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

综合上面正文、评语、客观叙述、作者自白、批书人语、

蠢物自谦等一切情况合起来看，可见作者即石头，自称“蠢物”，人呼

“石兄”。石即宝玉，来自大荒山中，领过贾妃此教。既“说正经”故

事，又写旁观评语。借省亲事写南巡，雪芹所未见、未经，当然未能，

则此十八回省亲故事，决非雪芹所写，十八回的作者“自己回想”，竟

想到“大荒山中，青埂峰下”，则非石头而谁？“省亲”故事，“石头”所

“记”，《石头记》者，脂砚所评。《石头记》的评者亦即《石头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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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上有朱笔眉批云：“余代答曰：遂心如意。”下面正文描绘这佩

玉如何莹润以后，接着大书特书道：

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幻相。

试问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啸之声何如？

脂残本，卷八，第 页上

者。这个作者不是曹雪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又是把“石头”

所“记”的材料与《红楼梦》合在一起以后的加工者。这份工作曹雪芹

足足做了十年。《石头记》的素材在雪芹花了十年重写的全书中所占

比例不太大。这一部分素材大都在二十三回以前。这部书中的人物

在进入大观园以后的故事情节是雪芹《红楼梦》初稿中的内容。书中

故事有的以南京曹家的生活经验为蓝本，大部分是雪芹的创造。

《石头记》的作者有时既自承是“石头”、“蠢物”，又自承是“宝

玉”、“批书人”，又化作批者称作者为“石兄”。他把根据曹家经验写

的故事称为“甄事”即真事，把雪芹创作的故事称为“假事”。（见七十

一回脂评）所以七十一回之前既是“假事”，亦即证明是雪芹的创作。

批书人经常指出宝玉即“石头”，“石头”即他自己。除上文第十

八回写“省亲”故事时一再透露外，前面第八回中早已点出。这一回

宝玉到梨香院探宝钗病，她要看他的佩玉。宝玉从项上摘下佩玉，

“宝钗托于掌上”，句下有双行小字朱评云：

这里又一次说明宝玉佩的通灵玉即是“那块顽石”，亦即前批的“石

兄”，下页又有一条眉批自承笔墨狡猾，还劝看官“做人要老诚，作文

要狡猾”。

批书人似乎生怕看官忘记了通灵玉即是那块“顽石”，在当晚宝

玉睡时，袭人把玉用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有一条双行小字朱评说：

试问石兄：此一渥比青埂峰下松风明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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